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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博物馆不仅是展品的展演场所，更是以材料、场所为支点，重新联结个体生命记忆和

历史叙事的记忆之场。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一方面通过藏品的展示还原了战争中鲜活、生动的个体

记忆，与传统的民族—国家历史集体叙事形成互动。另一方面，博物馆以场所内诸多要素和群体共

同构成的记忆之场为支点，连接过去与现在的记忆。本文以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为例，从物质性、

时间性、空间性三个角度，反思战争博物馆如何通过构建记忆之场超越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转

而通过个体生命的记忆重新思考战争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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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useums are not only places for the display of exhibits, but also places with materials, materials 

and places as fulcrum, reconnecting the memory of individual life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 The Imperial War 

Museum in London, on the one hand, restores vivid individual memories of the war through the display of 

objects, and interacts with the traditional collective narrative of nation-state history. On the other hand, the 

museum hopes to realize the dialogue between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through the memory site composed of 

many elements and groups within the site as a fulcrum. Taking the Imperial War Museum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reflects on how the war museum transcends the grand narrative of nation-state by constructing the site 

of memory through three dimensions of materiality, timeliness and space, and then reconsiders the nature of 

war through the memory of individua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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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博物馆作为记忆之场

博物馆作为藏品保存的场所，向公

众展示了各个国家文明与艺术的发展历

程。其所保存的物品构建了一个新的历

史展演现场，拓宽了历史的叙事空间。

过去，战争博物馆通常将战争和暴力作

为公共知识，通过聚焦整体的、主要的

历史事件，构建民族国家的苦难和神话

叙事。现在，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学家从

记忆的视角，将焦点从历史暴行或事件

转移到博物馆的叙事、呈现和展示策略

的具体形式上。苏珊·A.克兰（Susan 

A. Crane）认为国家历史和个人记忆有

时是不一致的，因此博物馆可以通过关

注个体叙事重新思考个人记忆和大写

历史的关系[1]。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认为，记忆的本质是多元和个体

化的，而大写的历史或叙事有时会遮蔽

个体记忆[2]11，因此博物馆作为“记忆

之场”，是记忆和历史博弈的产物，可

以重新建构、传递和存储多维度的历史 

记忆。

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成立于1917

年3月5日，其目的是收集和展示藏品，

记录这场战争中每个人的经历，并纪念

牺牲的社会各阶层的人民。博物馆收集

和记录自1914年以来英国或英联邦军队

参与的所有冲突的证据和物品。如今，

馆内收藏有23000小时的影像，1100万

张照片，15000多件油画、素描和雕刻

品，以及30000多张海报。另外，博物

馆还积极主动地尝试记录经历者的记忆

和声音。目前，帝国战争博物馆已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战争物品收藏的博物馆之

一。维姬·霍金斯（Vikki Hawkins）就

曾以帝国战争博物馆二战展览为例，指

出跨越边界、多维度的战争记忆的解释框架可以提供多方面的

故事，使得被掩盖的历史得以显现[3]。埃尔斯佩思·范·维纶

（Elspeth Van Veeren）指出，“恐怖时代：9·11以来的艺术”

展览以失踪的人为主角，呈现了战争文化日常实践中缺失的形

象，从而对战争奇观文化作出反思[4]。从以上研究中我们可以

发现，众多学者关注到个体记忆的叙事和展演在博物馆学的研

究中拥有巨大的潜力。博物馆通过展示战争文化的个人记忆来

强调多维度、多主体的战争历史让被边缘化的小写历史和个体

生命重新得到呈现。本文拟以诺拉的“记忆之场”为切入点，

从物质性、时间性、空间性的角度出发，探讨伦敦帝国战争博

物馆一战展览对战争中个体记忆的叙事和展演。首先，帝国战

争博物馆作为记忆之场根植于具体实在的历史载体（图像、事

物、仪式等），通过展示多元的私人物件和口述历史，将个体

记忆从传统的民族国家的叙事中解放出来，并形成一个丰富

的、充满对话性的个体记忆库。其次，博物馆通过场所诸要素

的组合创造情境性的时空场域来维系观众的记忆与体验，通过

对历史记忆的展演调动观众的反思与个体体验。

二、记忆之场的微观叙事

帝国战争博物馆努力收集各种有关一战的物品，包括从

飞机、装甲战车、海军舰艇到制服、徽章、个人装备、奖章和

装饰品，还有丰富详尽的文件、印刷书籍、影像等，旨在通过

收集私人物件和口述历史，呈现更具人情味的故事，以此构建

多元的战争记忆来消弭宏大历史叙事与个体生命记忆之间的断

裂。博物馆作为记忆之场可以通过记忆的延续弥补历史叙事之

间的断裂，实现与过去的对话。与此同时，博物馆通过个体记

忆的叙事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张力，形成个体与社会的对话。

1.  多元的个人记忆

克日什托夫·柏米安（Krzysztof Pomian）认为：“博物馆

作为一个象征空间，在这一空间里所有的展品自然而然地成为

过去历史的符号。”[5]因此，记忆之场中的遗迹作为历史符号指

向了过去各种形式的记忆，而符号集群所构建的正是多元的一

战记忆。传统的历史和传统的博物馆都构建了精英话语色彩的

文化和价值观，具有强烈的历史阐释和文化输出的功能。因而

博物馆呈现的各地的艺术品都打上价值观的烙印，附带上民族

文化，展示出一种“记忆霸权”，使得博物馆成为宏观叙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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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输出平台。与日常的博物馆所塑造

的记忆方式不同，帝国战争博物馆试图

在记忆之场的话语型构中反抗传统、宏

大的历史叙事，在单向的时间轴和历史

的起承转合中寻求真切的个人生命故事

和细微的历史真实。伦敦帝国战争博物

馆成立之初用配额本鼓励人们捐献和一

战相关的老物件，包括来自各个战区的

书信原件、草图、诗歌和其他有趣的文

献资料以及各色纪念品等。这些带有私

人化记忆的老物件，显示了个人故事在

历史发展中的鲜活生命力。

首先，私人物品将所有的战争苦难

具体化，使得个人的情感鲜活地呈现在

观众的视野中。例如英国士兵亨利·赫

尔斯为远在肯特的家人制作的一张木质

卡片。这张四五寸大小的卡片上画了一

个英国士兵用绳子套住了一个德国士兵

的脖子，写着：“仅以此在前线祝你们

圣诞节快乐。”故事主角亨利和成千上

万的参战士兵一样，1914年的寒冬没有

同家人团聚，而是在枪林弹雨中求生。

这一物件的叙事突破了民族主义宏大话

语，而是将故事聚焦于个体的私人情

感。相较于爱国主义的传统价值观，博

物馆通过挖掘个体叙事展现个人对家庭

的爱，并以此引发观众的共鸣。多元的

个人叙事如同电影中的蒙太奇，在共时

性的空间中呈现出不同的历史细节。与

亨利相比，中士弗兰克·柯林斯却没有

那么幸运，他的生命刚好停留在了1914

年圣诞节那天，永远地与他的妻子和3

个孩子分别。指挥官给柯林斯家人的通

告中写道：“他的胸腔被击中，但至少

没有在痛苦的挣扎中死去。”信和木质

卡片作为记忆的载体被保留下来，引起

多样化的情绪，从而打破传统的国家—

民族的宏大叙事。博物馆也在不同的叙

述中描绘了不同的个体命运，构建起多元的历史空间。

其次，博物馆还展现了很多具有历史见证价值的真实物

件。这些物件不仅作为历史知识对象化存在，还通过连接个人

的回忆，刺激参观者的想象，构建了真实的历史情境。例如

5.5英寸口径舰炮讲述了日德兰海战中的海军英雄——一等水

手杰克·克伦威尔的故事。日德兰海战中，他承担了舰炮观察

员的职务。有一次遭到德国军舰的炮击，整个小组的成员都死

了，他本人也身负重伤，但依旧坚持在炮位上奋战15分钟等待

新的命令。最后他获救了，但是几天后不幸在医院去世。G98

步枪枪身雕刻的铭文和标志则向我们展示了一战士兵如何对武

器进行个性化的装扮。麦德森轻机枪的主人公——加拿大的拉

尔夫·韦伯上尉则讲述了如何从德国人手中夺得这把枪：“我

在冲锋中登上了博克特伍德山顶，但是发现我的枪不见了，这

时，有个德国军官正要向我开枪，于是我扑过去跟他肉搏，杀

死了他，并把枪带了回来做纪念品。”任何一个武器都象征了

战士保卫国家的抗争精神，然而也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创伤。

博物馆通过个人化的视角，再现了杀戮、暴力、牺牲的历史现

场，同时也赞誉了勇士们不畏死亡的精神。

2.  个人化记忆构建的对话空间

帝国战争博物馆通过收集私人物件展现了多元的个体记

忆，而这些个体记忆指向不同的情感与历史事件。这些物件所

呈现的记忆形成的对话，使得个体的记忆与他人的记忆交相辉

映，不断丰富战争历史的集体记忆。胡珀-格林希尔（Hooper-

Greenhill）强调博物馆展览的动态过程。他认为，博物馆的知

识不再是单一的而是支离破碎的，且有多元的声音和观点，更

加重视人与人之间和人与事物之间的交流与对话[6]。所有的记

忆都存在于物体与生命的勾连之间，以此揭示“自我”与“他

者”的“对话”性的互动关系。在博物馆中，我们经常会意识

到个体记忆与其他的回忆，甚至与集体性的社会话语形成对话

关系，从而向观众呈现出一个开放性的文化场域和对话空间。

在一战这个主题下，帝国战争博物馆既展示了官方的征兵

话语，又呈现了私人的应征故事。它通过对边缘化事件和经历

的解读，试图实现官方与民间的对话。例如，博物馆一方面讲

述了1914年英王乔治五世的17岁女儿——玛丽公主组织了一次

众筹，向每一个英军士兵和殖民地士兵发放圣诞礼物的故事。

圣诞节那天，50万黄铜制的小盒子被发放到军队中。烟民可

以得到香烟、烟草、火机和烟斗，而不抽烟者则能够得到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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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弹铅笔”以及书信纸。护士可以得

到巧克力。另一方面，则讲述了相反的

故事。如果民众不想并拒绝加入英国军

队，政府会寄一支白羽毛让他佩戴，并

赠送脏话“娘娘腔，洗衣工，被吓破

胆，不是个男人”。这些展品和故事所

展现的个体选择实质上体现了战争时期

多元价值观的对抗。如果选择参战，就

被称赞为勇士和英雄，而如果拒绝，就

被贴上懦夫的标签。战争记忆中并非只

有单一的英雄主义的神话，博物馆通过

呈现不同的故事构建了相反的话语与历

史符号。而只有在这样的比较中，才能

通过个人的选择突出人性的差异，映射

战争的苦难与社会的巨大矛盾。

与此同时，私人的民间征兵话语也

布满了整个博物馆。9岁的都柏林小男

孩阿尔菲·奈特给当时的陆军元帅基奇

纳写了一封信，请求到前线当一名报信

员：“我是一名9岁的爱尔兰小孩，我

想去前线……我非常强壮，经常打赢比

我个子大两倍的家伙！”但这位勇敢的

小男孩最终被拒绝。群众性的历史事件

通过个人化的记忆形成不同的视角和认

知，将历史中个人的选择和判断鲜活地

呈现在观众面前。在残酷的战争面前，

有的人挺身而出，有的人退缩向后。在

个人战时记忆与战争文明之间，形成一

种双向反馈循环的“文化的循环”[7]，

丰盈和完整了关于一战的集体记忆。博

物馆通过不同视角的叙事，赞扬了战争

年代个体生命的勇敢，个体的家国情怀

与爱国主义的集体价值互为表征。

三、记忆之场的展演空间

历史不再是一个静止、统一的纪念

活动，而是一个流动、丰富的，具有多

重情感力量的记忆事件序列。博物馆通过建构记忆之场激活被

大写的历史叙事遮蔽的个人情感和记忆，从而将展品置于新的

联系和秩序中。帝国战争博物馆不仅通过个体化的叙事在时间

维度上建立了过去与现在的勾连，还希望通过记忆诸要素的组

合构建一个空间上的记忆之场，促使观众与个体化的记忆之间

形成联结与共鸣。

1.  情境性的身体记忆

为了弥补参观者无法切身经历历史的缺憾，博物馆理论家

主张：“这些展品表现出一种令参观者们‘在感官上身临其境

的特质’；它们刺激着参观者们的想象，并在其心理上构架起

了一座主体和物体、当下和过去的桥梁。”[8]记忆由一系列不同

的感觉、情感、语言等组成，博物馆试图通过记忆之场的展演

激发各个感官的联动，在给定组成部分的情况下构建起一个情

境性的历史现场。让观众直观地感受到战争记忆的紧张气氛。

博物馆在多个展台上，放置“战壕足球”——一个英国

人小时候玩的战壕玩具。并且，在场馆内搭建了一个真实的战

壕，再现了巨大的坦克正压过战壕的情景。另外，利用现代科

技和摆放在石质展板的听筒，形象地模拟了当时士兵通过战壕

的墙面听到的战火声和挖战壕的声音。不仅如此，听筒附近的

站台上还摆放着与战壕相关的名牌。名牌上的弹孔依旧清晰可

见，布满战火的痕迹。一战的本质是一场防御战。任何主动进

攻的一方都要承受比防守方更重的损失。无论是同盟国还是协

约国，都修建了数不清的战壕和堡垒，铁丝网、坑道阻拦了士

兵的去路。博物馆通过创设关于战壕的情境，刺激不同感官的

记忆，让观众直观地感受到一战战争的特点。博物馆创设的情

境通过感性身体知觉认知逐渐上升到理性语义记忆，最后形成

对一战的经验性记忆，以此弥补经验性记忆和叙事性历史之间

的断裂缺憾（图1）。因此，博物馆通过感官的联动创设缺席的

历史转向当下在场的经验过程，也实现了作为自我的心灵与作

为他者的展品之间的交流。

另外，展演现场借助电子媒体播放了大量的一战的口述资

料，通过一战故事的讲述形成了关于个体战争记忆的对话。在

观众所坐的区域，还设置了飞行和炮弹环绕的音效，营造了真

实的场景体验。除此之外，互动式的军装体验、军需制作、模

拟指挥作战等调动了参与者的身体感知能力。让参观者拥有了

一战的临时身份与角色，参与者在身体实践与操演过程中尝试

去唤醒、体验、理解关于一战的记忆。博物馆通过强化个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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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感知构建了一个互动的、实践性的

空间，将身体的知觉和实践活动与空间

体验的具体内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

而让观众全面地参与到历史记忆构建

中。“博物馆的体验是一个多层次的旅

程，包括个体的感受、感觉、智力、审

美和社交。最终的结果可能是学习、惊

奇、反思、放松，甚至建立新的社会关

系和回忆起过去的事件。”[9]帝国战争

博物馆通过各种感知方式引发人们的身

体记忆，使得观众的视觉空间、触觉空

间、听觉空间、嗅觉空间都得到了极大

的延伸和扩展。身体作为媒介延伸了人

们的感知能力，同时也为记忆提供了新

的空间。

2.  纪念性的场所

博物馆通过对记忆的排列组合创

设一个情境性的空间，调动了观众的感

知，从而通过物品的展演建立了过去与

现在，人与物的对话和交流。因此，博

物馆成为了微观叙事和历史事件的象征

性场域，而“记忆也顺利通过博物馆

化和纪念化被制造、传递、存续或是 

挪用”[10]。

在西方的博物馆陈设中，石质的材

料总是更容易获得创作者的青睐。从门

楣到装饰，石质的建筑让人联想到“纪

念碑性”，就像巫鸿所说：“废墟同时

象征着对‘瞬间’和对‘时间之流’的

执着——正是这两个互补的维度一起定

义了废墟的物质性（materiality）。”[11]20

在这个展览中，整个展馆以石质的展台

为主，展台上镌刻着众多的个人日记：

“我们有一个优势的杀人武器是巨大的

迫击炮——卡尔·约翰森汉斯，德国士

兵，1914年11月9日”“他两次从同一

地点向胸墙上方张望，第二次被不同狙

击手的两颗子弹射穿头部。——詹姆斯·杰克少校，西约克郡第

二团，1916年9月10日”。正如保罗·威廉姆斯（Paul Williams）

所说，博物馆与其他历史表现形式的部分区别在于它们的“位置

性”，他们传达的非语言的信息不仅存在于物质文化中，也存

在于博物馆“特别可见的空间编配感”中[12]。时间的流逝让很

多历史消失于尘埃中，而石质的展台给人以永恒的纪念碑性，

展馆设计的人企图用物质的永恒性对抗个人生命的短暂性。在

帝国战争博物馆里，所有的平面展台都以石质为主，每当参观

者触摸到石质平台上的文字，都易感受到多重矛盾给人带来的

冲击。石质背景的永恒与个人日记的瞬间产生的时间对冲构建

起时空的交流对话，让人感受到记忆的绵延与永恒，而触摸石

材的冰冷与私人文字的抒情则呈现出个体生命的流动与相互交

融。这样的编排与设计使得帝国战争博物馆加深了一战的纪念

意义，丰富了观众对战争的感受。

四、博物馆如何记忆

帝国战争博物馆通过对历史文字、口述资料、个人物品布

局整合，形成了独特的记忆模式。不同时空的物品重新汇聚，

使得历史记忆一再被形塑。诺拉认为：“场所是混合的场所，

是合成的变体，它与生死，与时间和永恒有着内在的联系；

它置身于集体与个体、平淡与神圣、静止与变动的螺旋关系

中。”[2]21。作为空间形态存在的帝国战争博物馆既是作为历

史遗留物的保存场所，又是历史记忆的塑形场所。那些讲述人

类战争经历的老物件，再一次被赋予了巨大的价值。它们不再

是一成不变的符号，而是凝聚“行动、经验、勇气和个人忍耐

力”的个体记忆。

帝国战争博物馆提供了多元叙事并行的范本，通过展陈个

人印记的私人物件、口述资料等打破了传统权威的一元话语，

图1 战壕情境记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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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了多元的一战历史记忆。记忆之场

的建构，使得看似无组织的个人记忆和

情感表达被重新纳入帝国战争博物馆的

公共话语。阿里·坎迪（Alys Cundy）

曾说：“博物馆的‘纪念’是指通过无

形的仪式和有形的结构，将过去的事件

表现为有意义的公共过程。”[13]21我们

应该认识到个体叙事与集体记忆交织而

成的记忆复合体，旨在延续战争创伤的

永志不忘，从而维系对历史和民族的集

体认同。博物馆通过接纳边缘化和非官

方的历史记忆，调和国家记忆、神话与

个体生命记忆之间的矛盾，使零散化的

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一道成为一战历史

的一部分。

博物馆作为记忆之场，所呈现的对话与互动让个体的记

忆更加鲜活。个人记忆的对话互动不仅使战争中特定群体的特

定情感得到关注，还与集体记忆相互映射，凸显爱国主义、世

界和平的集体价值。更重要的是，博物馆远远不止是一个共时

性的对话场所，它以身体、遗留物为支点，试图为参观者建立

起历史经验和历史事件的对话。所以，帝国战争博物馆试图通

过记忆之场建构博物馆与观众、历史与当下的联系，从而让参

观者通过历史自觉反思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重要性。当然，也

有一部分学者担心博物馆的个体化展陈会面临伦理的影响和挑

战。如安吉拉·洛克汉姆（Angela Loxham）说：“将战争描述

为一种冒险，或者通过战争来宣扬英雄主义，可能会扼杀当代

对冲突的消极方面的批判性反思。”[14]因此，通过伦敦帝国战

争博物馆，一方面，可以看到博物馆如何更好地实现个体记忆

与集体记忆的互动；另一方面，也要反思博物馆如何避免个体

叙事伦理和情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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